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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对跨国公司 R&D 知识溢出吸收能力评价体系构建1 

欧阳旭，刘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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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企业对跨国公司 R&D 知识溢出的吸收能力受到跨国公司 R&D 知识溢出，企业吸收知识

的能力，企业转化知识的能力,企业知识管理能力以及所在区域资源环境的影响。通过探讨

这些因素，界定企业对跨国公司 R&D 知识溢出的吸收能力，并归纳其主要特点，整理出分析

框架。最后，将评价因子分为五类指标，进而建立企业对跨国公司 R&D 知识溢出吸收能力的

测试评价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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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absorptive capability of domestic companies from the knowledge spillovers of 
R&D activities in multinational enterprises is influenced by the knowledge spillovers of R&D 
activities in multinational enterprises, absorptive capability, transformation capability, knowledge 
managing capability for certain companies and the resource & environment affect. By analyzing 
these factors, the absorptive capability of domestic companies from the knowledge spillovers of 
R&D activities in multinational enterprises can be defined, analytic framework can be constructed. 
Finally, the evaluation factors can be divided into five parts to create the evaluation indicator 
syste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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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各国的产业竞争实力很大程度上决定于所拥有知识（包括技术，管理知识等）

的差距。知识带给一个行业乃至整个国家的不仅是较高的生产效率，很多时候，

这是一种维持企业垄断地位的核心力量。改革开放以后，在“市场换技术”的大

方针指导下，引入大量跨国公司在华设立研发机构，对于跨国公司 R&D 知识溢出

的吸收，不仅是国内企业增加自身竞争力的捷径，更是让我国缩小与先进国家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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术差距的必由之路。对于知识溢出，可以理解成知识扩散的一种方式，它是动态

的，被动的，无意识的，非自愿的泄露出来的，或表现为技术贸易中的信息占有

[1]。本文对当地企业对跨国公司 R&D 知识溢出的吸收能力的研究，并对其组成，

影响因子进行分析并构建测评体系，是有着很强的实用价值的。 

2 企业对跨国公司 R&D 知识溢出吸收能力影响因素 

2.1 跨国公司 R&D 知识溢出当前研究 

R&D 活动的主要产品是信息（知识），信息具有：（1）一方信息的获取不会

影响另一方获取信息，即信息具有非竞争性；（2）一般情况下转移信息的成本较

低，即信息具有非排他性；（3）知识的获取和转移是存在距离限制的，即知识具

有地域性。因此 R&D 活动具有显著的外部效应，即知识信息的溢出效应[2-3]。郑

德渊等（2002）指出直接投资、跨国公司以及研发人员的流动是溢出效应产生的

主要方式，政府直接投资、严格的专利制度、专利回购制度以及建立研究合资企

业均可克服溢出效应所引致的 R&D 投资不足问题[2]；朱秀梅等（2006）提出知识

溢出源、知识溢出渠道、企业吸收能力及集群社会资本对集群中知识溢出效应有

效发挥的促进作用[4]。朱美光（2007）依托空间知识溢出修正模型，根据我国 31

个省级行政区面板数据的实证研究，揭示我国区域经济发展中的“知识溢出盆

地”现象[5]。王米娜等（2005）从知识来源的角度，分别从全球分散的 R&D 部门

之间的知识流动和外部跨国学习两个方面探讨 R&D 国际化进程中的组织学习，指

出知识流动是知识溢出的关键[6]。许箫迪等（2006）通过对知识溢出区域空间演

化过程的分析，认为受自然地理因素和经济地理因素影响的知识溢出是集群效应

产生的动力源泉[7]。惠宁（2007）将知识溢出的人力资本流动纳入内生增长理论

中，认为人力资本(或创新部门)集聚到一个区域时，产品的种类将以最快的速度

增长；同时，由公共知识的“搭便车”行为所造成的企业恶性竞争又必然导致产

业内知识积累的停滞[8]。因此，需要制定合理政策来调整。苏方林（2006）运用

空间计量经济学方法对中国省域 R&D 溢出的空间模式进行实证分析，结果发现省

域 R&D 知识生产存在空间依赖性，R&D 知识溢出是有界的[9]。当前全球化进程日

益加深的大环境中，企业一边依照传统方式生产，一边将获得的知识溢出吸纳从

而改进生产。因此，对于更好的获得知识溢出，更快的转化知识溢出为己用，是

值得进一步研究和探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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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企业知识吸收能力的当前研究 

在科恩和莱温索尔（1990）对于企业吸收能力有着开创性的研究，其定义为：

吸收能力是企业识别外部新信息的价值、消化该信息，并将该信息应用于商业用

途的能力。他们指出吸收效果将会在学习的对象和企业已经积累的先验知识相关

的时候达到最佳，这一观点为后来的企业吸收能力动态性的研究打下了基础[10]。

除此之外，他们对于组织和个体层面的吸收能力明确区分，指出组织吸收能力是

基于个体吸收能力，但绝非对于个体吸收能力简单的求和，这一分层次观点为后

来吸收能力多层次研究产生了启发。科恩和莱温索尔提出吸收能力不仅仅是对于

知识的获取，更是对于知识的应用能力，涉及知识在组织内部和组织间的转移和

转化，这为企业知识转化能力和吸收能力共享维度研究奠定了理论基础。 

“企业吸收能力”这一概念经过十多年的发展，扎赫拉和乔治（2002）在前

人研究的基础上给出了的定义：吸收能力由潜在吸收能力和实际吸收能力构成，

它是一系列组织惯例和流程，通过这些惯例和流程，企业得以获取、消化、转换

并应用知识以发展出一种动态的组织能力。这样定义将吸收能力分为两大类别和

四个维度，也是现今普遍认可的[11]。其中尤其指出企业仅仅是接触和获取外部知

识是不等于它具有很高的吸收能力的，仅接触多种渠道下得知识也不一定会促进

企业潜在能力的增长。外部知识和原有知识互补性越高，企业发展自己潜在能力

的机会就越强。 

陈艳艳等（2010）提出了企业技术能力与吸收能力协调发展的理论模型，初

始技术能力构成了吸收能力的基础，吸收能力的不断增强，是提升技术能力的重

要支撑，双方的互动协调增长是两种能力发展的保证，企业长期持续的研发活动

是技术能力和吸收能力互动增长的发生机制[12]。樊利钧等（2009）从个体层面、

企业层面、企业间层面提出影响企业吸收能力的主要影响因素，并探讨了吸收能

力在个体学习能力提升，企业战略决策，战略网络视角和跨文化知识吸收中的构

思[13]。陈健雄（2009）基于 AJ 模型，分别探讨企业吸收能力、政府支持政策与

国际技术合作机制间的关系，企业进行国际技术合作的条件、方式及收益[14]。窦

红宾（2010）通过对西安通讯装备制造产业集群 106 家企业进行实证研究，提出

吸收能力在企业外部网络结构与企业创新绩效之间起到部分中介的作用，通过提

高吸收能力才能充分利用外部网络获取更多的信息和知识资源并实现创新绩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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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提高[15]。徐二明等（2009）通过对 286 个中国企业样本进行统计实证研究，潜

在吸收能力和实际吸收能力均是中国企业竞争优势的重要来源，其中代表创新的

实际吸收能力对竞争优势的贡献更大[16]。通过大量的文献调研分析，可以发现企

业吸收能力已经是企业发展探讨的最核心问题，受到学术界，企业管理者的高度

重视。此外，尽管各种分析路径有所差异，大体上还是通过先验知识，评价知识

的能力，共享知识维度，R&D 资源和应用知识能力几个方面进行分析。实践中，

定性与定量结合，对企业进行大样本数据采集和统计，结构方程模型是常用的方

法。 

2.3 企业知识转化能力的当前研究 

野中郁次郎提出的 SECI 模型在近十年的管理学领域里有着很强的影响力。

他认为知识的创造是通过显性知识和隐性知识的相互转化的过程实现的。知识的

转化需要经过：“社会化融合（Socialisation Empathising）”，“外部表现

显化（Externalisation Articulating）”，“相互关联化（Connecting 

Combination）”，“嵌入式内化（Embodying Internalisation）”来完成。野

中郁次郎同时提出“场”理论，这是在知识转化过程中人与人之间共同合作和相

互沟通所形成的，根据知识创造的四个过程提出了：初始场（Originating Ba），

会话场（Dialoguing Ba），系统场（Systemising Ba），实践场（Exercising Ba）

[17]。野中郁次郎针对日本国内松下，本田等制造业巨头发展的特点，从知识转化

模型和“场”理论入手，描述知识转化各阶段的核心特征，图 1的循环机制体现

了创新这一结果。他认为企业里员工头脑里的想法，直觉等隐性因子显性化从而

达到知识转化的目的，然而，对于知识在人的脑中经历了怎样的具体过程进行转

化的，却没有详细论述。 

耿新（2004）等从知识分类和分布的角度出发，结合外部环境力量，对 SECI

模型进行改进，提出对企业知识的动态产生过程阐述更详细的 IDE-SECI 模型[18]。

周劲波等（2009）从系统理论的角度出发．总结出企业知识转化的六大类型，即

组织内的个体层面的知识转化，个体与组织之间的知识转化，组织层面的知识转

化和组织和个体层面的知识转化，个体与组织之间的知识转化，组织层面的知识

转化[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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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SECI 的“场”模型知识转化机制 

当前的研究主要从企业知识转化能力的理论，演进，模型，外部环境影响等

入手，分析企业知识转化过程中的关键问题，在理论分析的同时也从现实产业中

（台湾金融股证劵业，广东高技术产业集群）进行着实证研究[20-21]。但是对于跨

国公司直接投资的知识溢出引发的知识转化方面的研究大多还停留在理论探讨

方面。 

3.企业对跨国公司 R&D 知识溢出吸收能力的提出和分析 

通过上述分析，现实中国内企业对跨国公司 R&D 知识溢出吸收能力可以定

义如下：跨国公司研发机构 R&D 活动中的知识和信息，由于非排他性和外部性，

在被国内企业通过获取、消化、转换并应用的流程，尤其是转化再创新并投入应

用的能力。 

3.1 企业对跨国公司 R&D 知识溢出吸收能力有以下特性 

学习性： 

企业对跨国公司 R&D 知识溢出吸收能力本质上是企业学习和解决问题的能

力，企业作为一个组织，这种学习便是一种组织学习的过程。将吸收能力理论和

组织学习理论联系在一起构成相互重叠和补充的整体。从流程上将，在探索性的

学习中，企业投入并了解跨国公司有价值的新知识；在转化性学习中，企业消化

已经获得的知识，使之能够成为自己的技能；应用性学习，将已经咀嚼消化的知

识应用到实践中，为公司创造价值。从宏观上讲，企业对跨国公司 R&D 知识溢



 

6 
 

出吸收能力随着跨国公司 R&D 活动环境的改善而增加，企业随着吸收能力的提

高对于跨国公司 R&D 活动环境有反作用。从微观上讲企业吸收能力就是组织知

识水平提升——学习——组织知识水平提升的过程。 

层次性： 

企业对跨国公司 R&D 溢出的知识和信息在组织内转化的过程具有层次性，

包括个体层面的知识转化，组织层面的知识转化以及个体与组织层面之间的转化

三方面。其中，个体和组织层面之内的知识转化是很普遍的，个体和组织层面之

间的转化是需要以知识共享为目的，最终实现知识转化，应用以及创新。 

周期性： 

知识信息的转化是一个无限循环的过程，呈周期性。企业对跨国公司 R&D

溢出的知识和信息转化包括以知识共享为目的的个体和组织层面之间的转化，之

后，是以知识信息的应用和创新以及体现知识信息价值为目的的组织层面到给提

层面的转化。前一阶段和后一阶段相辅相成，前一阶段是后一阶段的基础，仅仅

将知识信息转化是不能创造价值的。后一阶段又是源于前一阶段，没有被吸收转

化的知识信息，跨国公司 R&D 的源信息也没法在其他企业体制下直接应用。 

动态性： 

企业对跨国公司 R&D 知识溢出吸收能力是动态的，在获取，消化，转化并

应用的过程是需要不断调整和反馈的。在潜在吸收能力向现实吸收能力转化的过

程中，激发事件，社会整合机制以及收益独占性这三个权变因素是动态性的具体

反映。 

可测度性： 

作为一项能力，是可以通关过直接或者间接的方法，定性或者定量的表示进

行衡量，才能使之发挥并创造社会价值。通过构建科学全面合理的指标体系，企

业对跨国公司 R&D 知识溢出吸收能力是可以进行有效表示和测度的，这是本文

接下来探讨的重点之一。 

3.2 企业对跨国公司 R&D 知识溢出吸收能力内核心因子关系探讨 

企业对跨国公司 R&D 知识溢出吸收能力和转化能力的关系 

狭义而言，根据扎赫拉和乔治（2002）的四维模型知识处理流程包括获取、

消化、转换并应用中，可以将企业对于知识的转化看做企业吸收能力的一部分[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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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广义地说，一方面在知识经济时代和全球化趋势下，爆炸的信息量和资源

全球配置已经使各国公司接触到新的知识溢出不再是决定性问题，知识和知识转

化能力已成为企业获得持久竞争优势的源泉。另一方面，知识在从个体层面到组

织层面进行转化的过程，不仅包含个体接受到的跨国公司 R&D 知识溢出，还有

很大一部分是自身先验知识存量，两方面结合后的转化才能创造出最大价值。因

此，有必要将企业的转化能力单独提出分析，更有利于测度企业对跨国公司 R&D

知识溢出吸收能力。 

跨国公司 R&D 知识溢出和跨国公司 FDI 知识溢出的关系 

    随着跨国公司研发全球化的发展，我国正逐步被纳入其全球研发网络。跨国

公司在华设立研发机构，实质上就是一种 FDI 行为。然而，研发机构在设立之

后，是一个独立运转的单位，在利用当地优势资源和良好政策的基础下产生的知

识溢出在一定程度上不属于直接投资所产生的价值范畴。对于 FDI 行为而言，

设立跨国公司研发机构只是其一个分支。出于当前跨国公司研发机构在华起到的

巨大作用，其知识溢出已成为中国民族企业发展的一大臂助，因此有必要将 R&D

知识溢出提取进行分析和测度。 

R&D 资源与吸收能力的关系 

作为企业吸收能力瞄准的源头，R&D 资源和吸收能力是存在正向相关关系

的，毕竟在 R&D 资源基数很大的情况下，一定量的知识溢出是无可阻挡的。因

此，R&D 资源的多寡对于企业对跨国公司 R&D 吸收能力的强弱起着很大的作

用。进一步可以看出，R&D 资源真正作用于吸收能力的维度（根据扎赫拉和乔

治（2002）的四维模型），是在于应用层面，因为应用阶段涉及实验，产品原型

研发，技术支撑等成本密集型活动。当然，R&D 资源只有通过对于外部知识的

有效应用下才能够发挥其作用的。 

4.企业对跨国公司 R&D 知识溢出吸收能力的分析框架构建 

孙兆刚等（2005）对中国企业的知识溢出吸收能力的测度体系进行了深入研

究[1]，在总结企业对于知识溢出的吸收受到的影响因素，归纳学习能力，学习机

制，研发活动等核心因子的演进规律下，基于野中郁次郎的知识创新观点[17]与

Yoguel 和 Rabetino(2002)的对吸收能力指标的赋值方法[22]，系统的建立企业吸收

能力经验模型。李纲等（2007）在分析双寡头企业的研发投资活动以及其对企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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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量，利润的影响，提出了存在纳什均衡的条件并讨论了该条件下吸收能力和知

识溢出的关系，并建立了一个双寡头企业的合作研发模型[23]。但是以上模型的

宽泛概念并没有考虑到跨国公司的特殊地位以及 2008 年金融风暴以后创新型企

业在国内如雨后春笋的发展形势，因此对于本文的参考价值有限。企业对跨国公

司 R&D 知识溢出吸收能力，本文提出了基于跨国公司 R&D 的知识溢出和当地

企业吸收能力的二维分析框架模型。跨国公司 R&D 研发活动到企业将吸收的知

识投入应用，将经历跨国公司在华 R&D 活动，当地企业有意识的获取，企业创

新知识转化，企业知识管理四个阶段。同时，跨国公司受区域资源影响对于跨国

公司 R&D 活动知识溢出过程有着决定性的影响。从这样一个二维分析框架模型

中，探讨跨国公司 R&D 的知识溢出和当地企业吸收能力。 

 

图 2 企业对跨国公司 R&D 知识溢出吸收能力的分析框架 

4.1 跨国公司在华 R&D 活动 

 跨国公司将全球分散的供应商，分包商，销售商以及相关渠道和联盟组织，

通过长期供销合同，外包，股权和结盟等方式组成全球生产网络整体。跨国公司

在华研发，不仅仅是知识的转移，而是整个资源上升到全球化的配置状态。通过

FDI 提供运转的动力，由 R&D 人员根据 R&D 投资政策方向工作，大量的新技

术，新知识孕育而生。 

 跨国公司的 R&D 互动需要良好并且完备的基础设施尤其是已成为各项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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必不可少工具当前计算机和通信设备，人才、资金、技术、生产设备与东道国政

府等的良好关系等国际创新资源。东道国当地政府对于跨国公司相关专利保护政

策。区域里为跨国公司 R&D 研究提供后备人才的当地高校和研究所。跨国公司

与当地企业形成的技术上的共同研发联盟，消费市场共同开拓联盟以及与东道国

政府，商会，社团的良好关系网络。 

4.2 当地企业有意识的获取 

有意识的搭建外部沟通平台，建立涉及隐形技术知识的流动渠道，创造沟通

条件，培养 R&D 员工沟通能力和交际能力，发挥和跨国公司合作项目和联盟关

系的作用。有意识的建立技术交易平台，以合理的交易方式强化技术知识的传播

能力。本着信任与互惠互利的原则，广泛沟通，推动隐性技术知识的流动。有意

识的加强企业内部知识存量，这需要 R&D 人员的专业能力，同时包括研发项目

间的继承性、R&D 人员的重叠性、R&D 部门与其它部门知识流动的通畅性，也

需要相关市场及人力资源政策的辅助。 

4.3 企业创新知识转化 

创新知识的转化是指企业将获取的外部新知识与企业内部现有知识有效整

合的能力，主要包括企业外部新知识与企业已有知识的融合及其在企业内部的共

享活动两个方面。同时也需要企业成员有共享和知识交流的明确愿景，有企业运

作的当前状态信息，有自身明确的岗位和责任区分和吸收知识的专业技能。 

4.4 企业知识管理 

 通过跨国公司知识溢出获取知识的目的是应用吸收后的知识为企业创造价

值，因此做好市场当前需求分析，尤其是促进 R&D 和市场部门人员的沟通是非

常有必要的。企业应该设立相关激励机制吸收员工的创新意见，加强知识应用方

面的培训投入。 

 由上述探讨可见，能够瞄准在华 R&D 活动的跨国公司，努力培养企业自身

的吸收能力，最大程度受益于跨国公司的知识溢出，并且将新知识新技术转化并

创新，最终应用在自己的新产品上。这样才能是国内企业真正具备国际竞争力。 

5 企业对跨国公司 R&D 知识溢出吸收能力的测评体系构建 

影响企业对跨国公司 R&D 知识溢出吸收能力的因素较多，在先前探讨过的

因子中，往往包含着多个层次。根据系统性原则，适用性原则，动态性原则，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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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量性原则，可获得性原则，可操作性原则和国际管理原则，本文构建了一个都

指标，多层次的指标体系对企业对跨国公司 R&D 知识溢出吸收能力进行综合评

价。 

表 1 企业对跨国公司 R&D 知识溢出吸收能力的测评体系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指标属性 

吸收外国直接投资（FDI）存量 P,U 

高技术产品占从产品产量的比例 P,U 

R&D 经费总量 P,U 

R&D 经费增长速度 P,U 

R&D 对于公司 GDP 的贡献 P,D 

R&D 人员占机构雇员比例 P,U 

R&D 工作的保密程度 P,D 

跨国公司在华 R&D

活动 

 

R&D 投资政策 P,D 

区域专利权和版权保护政策 P,D 

每千人计算机数，通信设备数 P,U 

高校以及研究所数目 P,U 

注册公司中研究生以上文凭占总雇员数比例 P,U 

跨国公司受区域资

源影响 

R&D 人员与区域平均薪酬比例 P,U 

R&D 人员的非正式人际交流能力 P,D 

企业知识分享意愿与能力 P,D 

R&D 经费占总成本比例 P,U 

R&D 人员占总雇员比例 P,U 

企业专利数量 P,U 

企业已形成技术战略联盟数量 P,U 

当地企业有意识的

获取机制 

企业和跨国公司合作项目数量 P,U 

企业信息基础设施现代化程度 P,D 

企业硬件设施现代化程度 P,D 

R&D 与非 R&D 人员分享新知识的意愿 P,D 

企业创新知识转化

机制 

R&D 与非 R&D 人员对隐性知识表达能力 P,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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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对顾客需求分析能力 P,D 

企业内部不同机构员工交流程度 P,D 

企业对 R&D 成果应用激励机制 P,D 

新产品利润占总利润比例 P,U 

企业知识管理机制 

与市场有关的培训支出 P,U 

注：P：效益型指标；N：成本型指标；D：定性指标；U：定量指标。 

非自明的指标，解释如下： 

“每千人计算机数，通信设备数”是以企业和跨国公司所在的城市或者特区范

围里的统计量，本文的研究也是针对同一个地域的地理距离符合常规知识溢出作

用的企业和跨国公司。“R&D 人员的非正式人际交流能力”是根据产业集群效应，

知识流动可以通过区域集群内同行非正式交往产生溢出，所引起的成效包括吸引

跨国公司人力资源回流，掌握国际研发最新动向等。“R&D 与非 R&D 人员分享

隐性知识意愿”是指公司内市场部门的员工如果更多地从研发人员处了解新产品

的信息，将会对产品推广产生积极作用。 

对于“表达能力”，“意愿”的定性的指标数据，可以通过设计调查问卷，头脑

风暴法，德尔菲法进行分析获得。对于定量的指标数据，可以通过政府统计部门

公布的数据，企业年报等资料获得。以上指标体系存在定性与定量结合和指标数

目较多的特点， 模糊 TOPSIS 与模糊 AHP 法（王娟茹 2010），模糊综合评价方

法和熵值法可以应用。 

6.结论 

跨国公司在华研发机构知识溢出的约束条件与机制在目前的研究中未有得

到足够的重视，大量的实证研究通常使用经验数据来构建计量模型，仅仅分析了

母公司向子公司的知识转移，而把子公司向当地公司的知识溢出视为自动过程。

实际上这种知识溢出不是自动发生的，它的发生取决于诸多因素。当地企业对跨

国公司 R&D 知识溢出吸收能力是我国企业面临发展契机应该努力培养的核心能

力。这种能力具有学习性，层次性，周期性，动态性和可测度性的特点，可以通

过本文中的二维框架模型进行分析，并在此基础上建立一套合适的测评体系进行

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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